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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萼东传枟白氏文集枠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陈 　翀
（九州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院 ，福冈 九州 ８１２００４４）

［摘 　要］现存金泽文库本枟白氏文集枠所留下的 １２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 ７０卷枟白氏文集枠的珍贵

资料 ，从中可了解枟白氏文集枠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 。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枟白氏文集枠还与

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 。在日本 ，枟白氏文集枠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 ，更是一

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 。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

去观音院 ，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也是枟白氏文集枠成为构建日本

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 。

［关键词］白居易 ；慧萼 ；枟白氏文集枠 ；普陀洛迦山 ；文殊菩萨 ；劝学会 　

On the Spread of Baishi Wenj i to Japan by Hui E and the First Temple on
Putuo‐Luojia Mountain

Chen Chong
（Faculty o f H umanities ，K yushu University ，K yushu ８１２００４４ ， Jap an ）

Abstract ：Through interpreting Hui E摧s twelve prefaces in the existing Baishi Wenj i collected by
Kanazawa‐Bunko Museum ，we can determine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the ７０ volumes
of Baishi Wenj i to Japan ．The research on Hui E摧s life helps to discove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ishi Wenj i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Zen摧s initial spread to Japan ． Baishi
Wenj i is not only a canonical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Japan ，but an important Buddhist classics
guiding the public to the Pure Land ．Bai Juyi himself was worshipped as Manjusri buddisattva
and was enshrined in the Putuo‐Luojia Mountain by Hui E instead of the Mercy Buddha Temple ．
Bai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cholars摧Buddhist belief in Japan摧s Heian and Kamakura ages ．It
is also one of the core reasons that Baishi Wenj i becomes a cornerstone of Japanese classical
culture ．
Key words ：Bai Juyi ； Hui E ； Baishi Wenj i ； Putuo‐Luojia Mountain ；Manjusri buddisatt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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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慧萼大师生平考订

相对于东亚佛教史中大名鼎鼎的最澄 、空海 、圆仁等入唐求法僧 ，即使是在日本 ，知道慧萼法师

的学者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① 。唯有成书于日本镰仓时期的枟元亨释书枠卷一六枟唐补陀落寺慧萼

传枠曾简载其事迹云 ：

释慧萼 ，齐衡初 ，应橘太后诏 ，赍币入唐 ，着登莱界 ，抵雁门上五台 。渐届杭州盐官县灵池

寺 ，谒齐安禅师 ，通橘后之聘 ，得义空长老而归 。又入支那 ，重登五台 ，适于台岭 ，感观世音像 。

遂以大中十二年 ，抱像道四明归本邦 。舶过补陀之海滨 ，附着石上不得进 。舟人思载物重 ，屡

上诸物 ，舶着如元 。及像出舶 ，能泛 。萼度像止此地 ，不忍弃去 ，哀慕而留 ，结庐海峤以奉像 。

渐成宝坊 ，号补陀落山寺 。今为禅刹之名蓝 ，以萼为开山祖云 。
［１］２３４

据此可知 ，唐朝大中年间（８４７ — ８５９） ，慧萼曾先后两次渡海入唐求法巡礼 。第一次是日本齐衡

初年（８５４） ，承橘皇太后之命先到五台山巡拜 ，后又转到杭州灵池寺拜见了当时马祖一派名僧齐安 ，

并邀请齐安的得意弟子义空一起回到日本传授禅宗奥义 。第二次是日本天安二年（８５８） ，慧萼在五

台山巡礼时求得一尊观音菩萨像 ，准备经由四明（今宁波地区）将其带回国内供奉 。但船行至普陀

山附近 ，停在一块礁石上不能进退 ，遂于普陀山海岸上搭了一座草棚供奉观音 。这座草棚后来成为

普陀洛山寺（一名不肯去观音院） ，而慧萼就因此成了此地的开山之祖 。

枟元亨释书枠是五山名僧虎关师炼（１２７８ — １３４６）于日本元亨二年（１３２２） ，也即慧萼入唐五百年

之后才撰写而成的一部日本僧传 ，史料基本可信 ，但对上代僧侣之记事因时隔久远 ，难免有失实之

处 。如上引枟慧萼传枠就因撰稿时史料欠缺太多而屡有遗落混乱之处 。首先 ，慧萼奉太后之命入唐

不可能晚至齐衡年间 。因为枟文德天皇实录枠卷一“文德天皇嘉祥三年五月嵯峨太皇太后御葬送”条

记太后卒于嘉祥三年五月 ，即唐大中四年（８５０） ，而且还明记其命慧萼入唐乃死前之事 。其文云 ：

“太皇太后 ，姓橘氏 ，讳嘉智子 ⋯ ⋯后尝多造宝幡及绣文袈裟 ，穷尽巧妙 ，左右不知其意 。后遣沙门

慧萼泛海入唐 ，以绣文袈裟奉施定圣者 、僧伽 、和上 、康僧等 ，以宝幡及镜奁之具入五台山 。”
［２］１０其

次 ，枟元亨释书枠还提到了慧萼曾谒见齐安 。据枟文苑英华枠所收卢简求撰枟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

师碑枠及枟宋高僧传枠所收枟唐杭州海昌院齐安传枠之记载 ，齐安在会昌二年（８４２）十二月就已入寂 ② ，

那么两人相见也肯定只能是此前之事了 。

其实 ，慧萼早在会昌二年以前就已到过唐朝 ，且其在唐朝的行踪还被细载于圆仁枟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枠卷三“会昌元年九月七日”条中 。其中写到 ：“七日 。闻日本僧慧萼弟子三人到五台山 。其

师发愿 ，为求十方僧供 ，却归本国 ，留弟子僧二人 ，令住五台 。”同卷“会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条中又

写到 ：“慧萼和尚附船到楚州 。已巡五台山 ，今春拟返故乡 。慎言已排比人船迄 。其萼和尚去秋暂

住天台 ，冬中得书云 ：‘拟趁李邻四郎船 ，取明州归国’ 。缘萼和尚钱物衣服并弟子悉在楚州 ，又人船

已备 ，不免奉邀 ，从此发送 。” ③也就是说 ，慧萼于会昌元年就已入唐 ，他先到五台山 ，后又转涉江南 ，

于天台山附近停留了大半年 。可知他到杭州灵池寺与齐安相见也必定是在会昌元年秋天到二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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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慧萼这个名字的记录各种文献稍有出入 。 比如日本方面一般将其写作“惠萼” ，而中国方面则将其写作“慧锷”或“慧

谔” ，均为同音字 。 除个别地方外 ，本文将其统一为“慧萼” ，不再另作说明 。

枟文苑英华枠卷八六八枟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师碑枠 ：“以会昌壬戌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寂 。”见李昉等编枟文苑英

华枠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６ 年版 ，第 ４５７８ 页 。 枟宋高僧传枠卷一一枟唐杭州海昌院齐安传枠 ：“以会昌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 ，

泊然宴坐 ，俄然示寂 。”见『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５０ 册 ，（東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会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７７６ 页 。

本文所引圆仁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枠 ，均以东洋文库论丛第七篇所附影印东寺观智院藏本为底本 ，同时还参考了小野勝年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の 研究』 ，（東京）鈴木學術財團 １９６９ 年版 。



天之间 。而且圆仁还提到慧萼将弟子钱财留在楚州 ，单身从明州（宁波）回国 ，只字未提义空渡日一

事 ，又可知慧萼携义空返日本传授禅宗教义还并非此行任务 。

其实 ，慧萼不仅谒见了齐安 ，而且还和义空一起在齐安门下修行了当时还没有传入日本的

禅修秘法 ，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第一位南宗禅僧 。这在释行誉撰枟壒囊抄枠卷一 ○ 枟东大寺玛瑙文枠

中有记载 ：“是碑文也 ，嵯峨天皇御时 ，有名义空之唐僧渡来 ，为本朝之慧萼法师入唐留学皈朝之

同道也 。慧萼在唐时 ，同参齐安国师闻禅之朋友也 。 然天皇之后檀林皇后欲试此宗之故也 。” ①

这则材料提到当时的檀林皇后（即后来的橘皇太后）想学习禅法 ，于是命慧萼到齐安处留学 ，可

以看出慧萼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入唐求法僧人 ，其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皇族的意思 ，与日本王室有

着很深的渊源 。

另据枟元亨释书枠卷六枟唐国义空传枠记载 ，义空所传授的南宗禅修大法在以皇太后 、天皇为首的

达官贵族间极受欢迎 。为纪念这一盛事 ，慧萼还专门请苏州开元寺高僧契元制作了一块题为枟日本

国首传禅宗记枠的玛瑙石碑立在罗城门侧 。后城门倒塌石碑被击碎 ，所幸残存的碎片被保存在了东

寺讲堂一隅 。这块石碑也就是枟壒囊抄枠卷一 ○所记录的枟东大寺玛瑙文枠 。虎关师炼在撰写枟元亨

释书枠时还专门探访过这些碎片 ，根据这些碎片对原文揣摩拼凑 ，再加上一些故老相传的资料才完

成了枟义空传枠 ②和枟慧萼传枠 。是知虎关师炼记事有些失实乃由于文献资料残缺 ，并非妄意为之 。

综上所考 ，再结合中国文献史料 ③ ，或可对枟元亨释书枠慧萼传中前半部分作如下之修订 ④ ：

慧萼于会昌元年前后入唐 ，先至五台山许愿 ，其后又到天台山巡礼 。此年秋天至翌年春 ，

滞留杭州灵池寺拜齐安为师 ，学习马祖禅法 ，并结识了齐安大弟子义空 。随后 ，为了准备五台

山巡礼时许供的十方僧供金银钱币 ，会昌二年夏从楚州出发回到日本 。会昌四年初 ，橘皇太后

（即檀林皇后）想引进唐朝禅法 ，令慧萼再次入唐 。慧萼于山东蓬莱登陆 ，转经雁门到五台山完

成誓愿 ，献上橘皇太后所奉祀的宝幡镜奁 。之后又携袈裟等物到杭州 ，不料此时齐安已经去

世 。慧萼献上聘礼 ，诚邀义空回日本讲授禅法 。四月 ，慧萼一行来到苏州南禅院转抄藏于寺中

的 ７０卷本枟白氏文集枠 ，不幸卷入灭佛事件 。据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枠卷四“会昌五年七月三日”

条的记载 ，慧萼离开苏州之后暂时停留在了楚州 ⑤ 。又据枟续日本后纪枠卷一七“承和十四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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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行誉撰 、正宗敦夫编『壒囊抄』卷一 ○ ，（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 １９３６ 年版 ，第 ３９４ 页 。 按 ：本文涉及的日本文

献为古日语时 ，均只引笔者译文 。

枟唐国义空传枠云 ：“释义空 ，唐国人 。 事盐官齐安国师 ，室中推为上首 。 初 ，慧萼跨海觅法 。 吾皇太后橘氏钦唐地之禅化 ，

委金币于萼 ，扣聘有道尊宿 。 萼到杭州灵池院 ，参于国师 ，且通太后之币 ，国师感纳之 。 萼曰 ：‘我国信根纯熟 ，教法甚盛 ，

然最上禅宗未有传也 。 愿得师之一枝佛法 ，为吾土宗门之根砥 ，不亦宜乎 ？’国师令空充其请 。 空便共萼泛海 ，着太宰府 。

萼先驰奏 ，敕迎空 ，馆于京师东寺讲堂之西院 。 皇帝赍锡甚渥 ，太后创檀林寺居焉 ，时时问道 ，官僚得指受者多 ，中散大夫

藤公兄弟其选也 。 萼再入支那 ，乞苏州开元寺沙门契元勒事 ，刻琬琰 ，题曰枟日本国首传禅宗记枠 ，附舶寄来 。 故老传云 ，

碑峙于罗城门侧 ，门楹之倒也 ，碑又碎 ，见今在东寺讲堂东南之隅 。 赞曰 ：予求碑刻而无矣 。 乃如东寺 ，亲摸印之 。 其碑

破而存者四片 ，大者径二尺余 ，小者或不盈尺 。 额之左右蟠龙伟如也 ，虽头角不完 ，鳞甲灿然也 。 其文残缺 ，句读不成 。

而其字画之存者亦鲜明 ，虽非妙笔 ，颇为楷正 。 予便印四片者而归 ，上之下之 ，左之右之 ，百计剽阅 ，少可明也 。 世言橘后

问密法于弘法 ，法盛称之 。 后曰 ：‘更有法之迈之者乎 ？’法曰 ：‘太唐有佛心宗 ，是达磨之所传来也 ，炽行彼地 。 空海又虽

少闻 ，未暇究之耳 。’因兹 ，后使萼扣问灵池 。 今碑虽文句不成 ，斑斑或见焉 。 世之所传 ，不徒然也 。”参见虎関師錬枟元亨

釋書枠卷七 ，黑板勝美 、國史大系編修會编『新訂増補 国史大系』第 ３１ 卷 ，（東京）吉川弘文館 １９６５ 年版 ，第 ９９ １００ 页 。

中国有关慧萼的文献记载可以举出以下数种 ：枟佛祖统纪枠卷四三 、枟佛祖历代通载枠卷一六 、枟定海通志枠卷二七 、枟补陀洛

迦山志枠卷四 、枟重修普陀山志枠卷二等 。

此处还参考了橋本進吉「慧蕚和尚年譜」 ，初载佛書刊行會编『大日本佛教全書 遊方伝叢書第 ４』 ，后收入同氏著作集第 １２

册『伝记典籍研究』 ，（東京）岩波書店 １９７２年版 ；镰田茂雄「慧萼伝考 — 南宗禅 の 日本初伝」 ，『財団法人松 ケ 岡文庫研究年

報』１９８７ 年第 １ 号 。 但本文考证与两文均多有不同之处 。

原文如下 ：“日本国慧萼阇梨子会昌二年礼五台山 ，为求五台供 ，就李德 船却归本国 ，去年将供料到来 。 今遇国难还俗 ，

见在楚州 。”



月”的记载 ，他们是在唐宣宗即位的大中元年（８４７）才回到日本的 ① 。橘皇太后为其创建了檀

林寺 ，义空所传禅法也在王室中大受欢迎 。

另外 ，现存文献中有关慧萼入唐时间的记载止于咸通初年 。根据枟入唐五家传 ·头陀亲王入唐

略记枠的记载 ，慧萼于咸通三年（日本贞观四年 ，８６２）伴随废皇太子头陀（真如）亲王一起入唐求法 ，

最后于咸通五年（日本贞观六年 ，８６４）和入唐僧贤真 、忠全等一起从明州回到日本 ②
。从此以后 ，其

名便消失在这一时代的史籍之外了 。

二 、慧萼东传枟白氏文集枠之经纬

虎关师炼所撰枟慧萼传枠还漏记了重要一点 ，即慧萼不但是日本第一位修习南宗禅法并将马祖

禅宗首次传入日本的禅僧 ，还首次将平安贵族文人顶礼膜拜的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文集 ——— ７０卷

本枟白氏文集枠带入了日本 。正是这部慧萼抄本枟白氏文集枠后来成了平安中后期贵族文人构建本国

传统文化框架最重要的基石 ，也直接催化了绚丽多姿的王朝贵族文化乃至女性文学的灿烂花开 。

幸运的是 ，慧萼在转抄枟白氏文集枠时还曾在卷末留下一些跋语 ，这也是目前仅有的可以确认为

慧萼本人所留下的文字 。这些跋语大部分被保存在属于慧萼转抄本系统的旧金泽文库本枟白氏文

集枠（以下简称“金泽本”）的残帙中 ③ ，属于这一部分的有现藏于日本大东急纪念文库的卷一二 、卷

三一 、卷四一 、卷五二 ，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卷三三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的卷四九 、卷五九

（原田中家旧藏本） ；还有一部分原卷虽已散佚 ，但卷末慧萼跋语却散存于江户文人所校的那波道圆

本枟白氏文集枠中 ，属于这一部分的有尊经阁文库所藏天海旧藏本之卷一三 、卷五 ，蓬左文库藏细井

平洲旧藏本之卷一一 、卷四四 ，阳明文库藏卷二五 。两部相加共有 １２条 ，吉光片羽 ，弥为珍贵 ，兹将

其原文转录于下（」为原文换行处 ，双行小注是慧萼原文 ，其他小字注为后人转抄时所加按语） ：

（１）古本云 ：」大唐吴郡苏州南禅院 。日本国裹头僧
慧萼

自写文集 。时会昌四年三月十四日 ，日

本承和十一年也 。」寒食三月八日断火 ，居士慧萼九日遊吴王剑池 、武丘山东寺 ，到天竺道生法

师昔讲涅磐经」时五百阿罗汉化现听经座石上 ，分明今在 。生公影堂里影侧牌诗 。」或本无此

诗 。元稹 。」我有三宝一百僧 ，伟哉生公道业弘 。金声玉振神迹远 ，古窟灵龛天香縢 。」石龛中置

影像 。此一首不是集内数 。 （卷一一）

（２）会昌四年十四日
等雁

慧白 （卷一二）

（３）本奥云 ：」唐会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勘校了 。此集奇绝 ，借得所以者 。白舍人从东

都出 ，下」来苏州 ，回兹耳 。其他难见 ，叵得之 。贽和尚之力 ，此十卷密写得可 。 （卷一三）

（４）本云 ：」时唐会昌四年四月八日 ，写勘了 。 （卷二五）

（５）时会昌四年孟夏之月首夏上旬为书 。愿达比国 ，」结当来缘 。雁门人议记之 。 （卷三一）

（６）本云 ：」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 ，奉为日本国僧慧萼上人写此本 。 且缘匆匆 ，」夜间睡

梦 ，用笔都不堪任 ，且充草本了 。皆疏书内题内也 。 （卷三三）

（７）本云 ：会昌四祀四月十六日勘了 。日本国居士空无 。 （卷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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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写本跋云 ：四月二十日 ，为过海设斋于白乐天禅院 。一勘了 。慧萼 。 （卷四四）

（９）会昌四年十九日写过 。 神侯男等白舍」人院中设斋 。曰僧三百人之 。勘了 。空无」

申 。 （卷四九）

（１０）本奥云 ：时会昌四载四月十六日 ，写取勘毕 。」日本国遊五台山送供居士空无 ，旧名

慧萼 。忽然偶着敕」难 ，权时裹头 ，暂住苏州白舍人禅院 ，不得东西 。毕达本性 ，随」方应物 ，万

法皆心性如是 ，空门之中何曾忧闷 。若有泽潞等」宁 ，国家无事 ，早入五台 ，交关文殊之会 ，拟作

山里日本国院 ，」远流国芳名 。空无有为境中 。虽传痴状 ，遥奉报国恩 。世间之法 ，」皆有相对 ，

恶无者 ，何有善 。 （卷五 ○ ）

（１１）时会昌四祀四月二十九日写了 。慧萼 。」南禅院补
禅菅

主房北小亭子得与本一校 。 （卷五二）

（１２） 会
菅无

昌四年夏五月二
六本

日写得勘了 。慧萼 。」乡人发进 ，不能再勘之 。 （卷五九）

从上述跋语所记时间来看 ，慧萼到苏州南禅院转抄枟白氏文集枠一事当在会昌四年初奉太后之

命到杭州接义空回日本的途中 。从卷一一跋语可知 ，慧萼一行于三月上旬就已经离开杭州到达苏

州 ，随后还游玩了苏州名胜虎丘 ，并在生公讲堂抄下了所见到的元稹题影牌诗［３］１０４
，最后于五月二

日（一本写作“五月六日”）离开苏州 ，在南禅院大致停留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

众所周知 ，在中国历史上 ，会昌四年并非一个普通的年头 ，而是赫赫有名的唐武宗毁佛最为炽

烈的一年 。慧萼故意选择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时间入唐本就令人匪夷所思 ，更让人费解的是 ，接到

义空之后没有立即取道四明归国 ，偏又绕个大圈子跑到苏州南禅院去抄写枟白氏文集枠 。他在南禅

院抄写枟白氏文集枠 ，是否就如平冈武夫所分析的那样 ，仅仅是“和尚（慧萼）偷偷地借出了著名诗人

（白居易）的稿本抄写 ，以便抒解心中的忧闷”
［４］呢 ？

要回答上述疑问 ，还得回到上举的 １２条跋语上来 。首先 ，这 １２条跋语中最为难解的就是卷一二

“会昌四年十四日”文下双行注“等雁慧白”四字 ，这一直是困扰研究金泽本学者的一个难题 。笔者认

为 ，这四个字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极有可能是慧萼随手写下的某一个句子的缩写 。从其

他跋语来看 ，“慧”字当是慧萼名字简称 。 “白”字则极有可能是指南禅院 ，因为卷四四和卷四九跋语中

都将南禅院敬称为“白乐天禅院”或“白舍人禅院” 。那么 ，前“等雁”二字则或可解为“我等雁门人” 。

“雁门人”这个称呼也出现在卷三一跋语中 。雁门本是庐山东林寺开祖慧远的出身地 ，其后与庐山有

渊源的佛家弟子也多以 “雁门人”自称 。前文所引枟元亨释书枠之枟慧萼传枠中还提到过 ，慧萼在登五台

山之前有意绕远道到雁门 ，这说明慧萼本人正是一个虔诚的“雁门人” 。寺院本枟白氏文集枠本出自东

林寺 ，白居易本人及南禅院又与庐山有很深的渊源 ，因此包括慧萼在内的南禅院僧侣自称“雁门人”也

就不足为奇了［５］
。而“等”字则是指参与转抄枟白氏文集枠者为不同的僧人 ，这从卷三一跋语中也可得

到求证 。另外 ，卷三一跋语中的“比国”可解为“邻国” ，即指慧萼故国日本 。 “议记之” ，则表明众人经

过反复讨论才记下这条跋语 。跋语前云“时会昌四年孟夏之月首夏上旬为书” ，则是指经过众人反复

讨论 ，才决定为慧萼转抄寺藏枟白氏文集枠 ，并希望其能顺利地到达日本 。由此可以肯定慧萼在南禅院

抄写枟白氏文集枠并不是什么“偷偷”的行动 ，而是包括了此一时期停留居住在南禅院所有僧侣的集体

行为 ，正因如此 ，这里才用了一个“等”字 。

由于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 ，慧萼本人所记下这四个字时的意图是否与本文分析一致 ，现已无从

判断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慧萼在南禅院抄写枟白氏文集枠时得到了寺僧们的大力协助 ，这在跋语

中亦有明记 。由卷三三跋语“奉为日本国僧慧萼上人写此本” ，可知记抄写此卷者不是慧萼本人 ，而

“且缘匆匆 ，夜间睡梦 ，用笔都不堪任”则显示僧侣们顾不上吃饭睡觉 ，可以看出枟白氏文集枠的抄写

已成为南禅院僧侣的首要工作 。

另外 ，从跋语中还可推知慧萼一行在苏州的处境日渐危险 。初到苏州时慧萼虽已自称“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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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居士” ，改名“空无” ，但还能自由活动 。但到四月十六日就已变得“不得东西” ，遭到了官府的

严格监控 。也许是感到危险日益逼近 ，四月十九日 ，慧萼在南禅院设斋与众人告别 。跋语云有两百

人赴斋 ，可以看出慧萼一行的动向受到了当时苏州地区许多佛门子弟的瞩目 。四月二十日 ，慧萼又

设斋为渡海祈平安 ，做好了归国的一切准备 。然而 ，由其后的跋语可知 ，慧萼并未能在四月底启程

回国 ，这是因为由慧萼本人负责的枟白氏文集枠校勘工作没有如期完成 。从卷五九跋语可知 ，五月二

日（一本作“六日”）南禅院被摧毁前的一刻慧萼还在坚持文集抄本的校勘 。 “不能再勘之”则表明还

有许多抄卷没来得及校对 ，前面提到的卷三就是其中之一 。也正是因为抄写枟白氏文集枠耽误了宝

贵时间 ，慧萼赶到楚州时港口已被官府所封 。在上文也提到过 ，慧萼一行在楚州隐姓埋名 ，直到大

中元年唐宣宗登位之后才回到日本 。然而 ，即使是在近三年的蛰伏岁月 ，慧萼也没有放弃过这部卷

帙浩繁的枟白氏文集枠 ，归航后 ，慧萼和义空一起将这部珍贵的文集献给了天皇与太后 。也正是这部

枟白氏文集枠的成功东渐 ，开启了平安王朝文化的一个崭新局面 。

历经艰难与南宗禅一起首次传入日本这一史实本身 ，就让枟白氏文集枠之东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传奇色彩 。而且 ，再结合会昌毁佛的时代背景 ，我们还或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慧萼会昌四年的唐朝

之行 。奉行“镇国佛教”的空海为什么要在会昌三年突然向当时掌握了政治实权的橘皇太后推荐与真

言密教思想迥异的“佛心宗”马祖禅法呢 ？在铺天盖地的毁佛风雨中 ，与天台佛教保持着紧密关系的

空海通过皇太后命慧萼往杭州接马祖一派掌门人义空到日本 ，其中未尝没有为其渡过毁佛一劫而保

留中国佛教传灯之火的一片苦心 ① 。正因如此 ，慧萼的行动才得到了江南佛教界的鼎力支持 ，而慧萼

在上五台山之前有意绕道至雁门参拜 ，也未尝没有以此向江南佛教界表明虔心之意图 。也许当时的

日本佛教与中国的江南佛教界保持着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密切关系 ，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作进一步探讨 。

三 、慧萼普陀落迦开山之始末

慧萼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 ７０卷本枟白氏文集枠 ，后来成了 １１世纪平安朝贵族构建日本传统

文化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为此 ，江户大儒林罗山还写过一首题为枟慧锷白氏文集枠的诗来缅怀这

位为日本宗教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入唐僧 。诗云 ：“慧锷乐天萍水逢 ，齑持文帙得传倭 。道根深

处白花小 ，不到率陀到补陀 。”
［６］６６０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揭开慧萼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到苏州南禅

院抄写枟白氏文集枠之谜的重要线索 。

诗中首句“慧锷乐天萍水逢” ，暗示慧萼可能与白居易有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尚无证据显示慧

萼曾拜见过白居易 ，但他确与白居易亲友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上文谈到

过的为慧萼制作枟日本首传禅宗记枠碑的苏州开元寺长老契元 。契元是白居易在江南开展佛教活动

的左右手 ，南禅院就是他一手监造的 。白居易在枟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枠中写道 ：“寺僧契

元舍艺而书之 ，郡守居易施词而赞之 。”
［７］１４４９又在枟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枠中写道 ：“千佛

堂转轮经藏者 ，先是郡太守居易发心 ，蜀沙门清闲 、矢谟 ，吴僧常敬 、弘正 、神益等功 ，檀主邓子成 、梁

华等施财 ，院僧法弘 、惠满 、契元等藏事 。大和二年秋成 ，开成元年春成 。”
［７］１４８７由此可知 ，契元在南

禅寺建成后就由重玄寺转至南禅寺主持寺事 ，也即契元就是慧萼跋语中所提到的“雁门人”之首 。

如果没有他的许可 ，慧萼根本不可能擅自转抄到不出寺门的枟白氏文集枠 。

林罗山诗后两句殊难理解 ，但可以确定其中“白花”与“补陀”均是指宁波（今属舟山）的观音圣

地普陀洛迦山 。慧萼在陪头陀亲王入唐后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成为了普陀开祖 ，这在上引虎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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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海与慧萼亦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



炼的记录之中有所言及 ，现存各种普陀山方志之记载亦大致相同 。但这些记载一方面充满了传奇

色彩 ，一方面提到慧萼只是将观音像放置海滨 ，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开山活动 。如此看来 ，将慧萼奉

为开山之祖一事本身就有附会神怪 、浪得虚名之嫌 。林罗山在诗中将其与枟白氏文集枠传入日本一

事相提并论 ，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 ，抑或是其中真的隐藏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 ？

称慧萼为普陀开祖 ，并非日本文献的一面之词 ，中国的史料也多有提及 ，且今日之普陀还设有

“慧萼大师纪念堂” ，多处立有慧萼大师像 ，可知慧萼确与普陀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现存中日史料均

只渲染观音不肯渡海 ，慧萼无奈只好将其安置于普陀海滨 ，暗示其与普陀之开山纯属机缘 ，并无实

际贡献 。其实 ，史实远非如此 。普陀乃慧萼倾毕生精力创建而成的联系中日航路的一个重要设施 ，

且这个计划至少可以回溯到会昌四年慧萼于南禅院抄写枟白氏文集枠时 。前文所引卷五跋语中“若

有泽潞等宁 ，国家无事 ，早入五台 ，交关文殊之会 ，拟作山里日本国院 ，远流国芳名 。空无有为境中 。

虽传痴状 ，遥奉报国恩”之文即是明证 。慧萼称“远流国芳名” ，又称“遥奉报国恩” ，很显然他计划建

设的供奉五台观音的这座“日本国院”不是一座简单寺庙 。对此 ，笔者曾有专文详考 ，此处不再赘

言 。当时笔者推测慧萼之所以千里迢迢到五台山请来观音 ，其意乃通过观音灵力保佑这条联系中

国宁波与日本大宰府之航路的海上安全 。但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 ，慧萼所供奉的这座五台观音尊

相其实就是白居易的化身 ①
。下文着重介绍一些目前笔者所发现的新资料 ，以供参考 。

首先 ，白居易死后不久就被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这在平安时期文献枟政事要略枠中的枟白居易传枠

能找到依据 。这篇在唐朝已经散佚了的枟白居易传枠之文末写到 ：“或曰 ：‘古则宝历菩萨下他世间号伏

羲 ，吉祥菩萨为女娲 。中叶则摩诃迦叶为老子 ，儒童菩萨为孔丘 。今时文殊师利菩萨为乐天 。’”
［８］考

枟政事要略枠最终成书于公元 １００８年 ，再考虑到这篇传记传入日本需要的时间 ，基本可以推知其大致

编成于唐末五代时期 。 枟政事要略枠是平安一条天皇时期明法博士惟宗（一名令宗）允亮所编纂的一部

非文学类的律令格式文集 ，枟白居易传枠被收入此书中 ，可见当时平安贵族对此传所云之事深信不疑 。

进一步探本究源 ，则白居易之所以被尊为文殊菩萨 ，归根到底还是与庐山有关 。考文殊菩萨乃

慧远建寺之时奠定自己在江南威严的重要信物 。陈舜俞枟庐山记枠有记此事云 ：

池上有文殊瑞像阁 ，今像亡阁废 ，有文殊殿瑞像者 。晋陶侃初为广州刺史 ，海滨渔人 □见

夜有光艳 ，遂网之 ，得金文殊菩萨之像 ，旁有志云 ：“昔阿育王所铸” 。后商人于东海亦获圆光 ，

持以就像 ，若弥缝焉 。侃以送武昌寒溪寺 ，主者僧珍常往复口 ，蒙寺火 ，而像屋独有神物围绕 。

珍驰还 ，寺果已焚 ，唯像屋并存 。侃移督江州 ，以像神灵 ，使人迎以自随 ，复为风涛所溺 。时荆

楚为之谣曰 ：“陶唯剑雄 ，像以神标 。云翔泥宿 ，邈何遥遥 。可以诚致 ，难以厉招 。”至远公剏寺 ，

乃祷于水上 ，其像复出 。始迎置神运殿 ，后造重阁 ，以奉香火 。故李邕寺记云 ：“育王赎罪 ，文殊

降形 。蹈海不沉 ，驱于陶侃 。迫火不热 ，梦于僧珍 。”盖谓此也 。至会昌毁寺 ，二僧负像藏之锦

绣谷之峰顶 。其后寺复 ，访之藏处不获 。二僧相疑或匿之 ，俄见圆光瑞色现于空里 。故至今游

人至峰顶 ，佛手岩天池有见光相者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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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拙作「中国 の 観音霊場『普陀山』 と 日本僧慧萼」 ，见東 ア ジ ア 地域間交流研究会编『 か ら 船往来―日本 を 育 て た ひ

と · ふ ね · ま ち · こ こ ろ 』 ，（福岡）中国書店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１７１ １８５ 页 。 另外 ，文殊与观音本是佛教中两种不同性质的

菩萨 ，但在有关慧萼开山故事中却往往将其混为一谈 ，现在还无法断定这究竟是慧萼在开创普陀时的有意混同 ，还是其

开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此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考证 。 不过 ，据本文考证 ，普陀山开山之初乃是作为天台山

的一部分 ，而唐末宋初天台观音信仰又与净土信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如受其影响的良源在创建横川常行堂时供奉的

弥陀五尊即为阿弥陀 、观音 、地藏 、势至 、龙树 。 另外 ，日本中世佛教中还常将文殊与观音相提并论 。 有关观音信仰 ，特别

是日本佛教界中观音信仰的详细考证 ，可参见速水侑『観音信仰』 ，（東京）塙書房 １９７０ 年版 。

这个故事非常有名 ，在枟佛祖统纪枠 、枟佛祖历代通载枠 、枟释氏稽古略枠 、枟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枠 、枟高僧传枠 、枟续高僧传枠 、枟净

土往生传枠 、枟广弘明集枠 、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枠 、枟辩正录枠等典籍中均有记载 。 另外 ，本文所用枟庐山记枠之底本为日本内

阁文库所藏宋本影印本 。



白居易就是先被神化为这尊被慧远供奉于东林寺瑞相阁的东海文殊菩萨 ，这座菩萨又被世人

称为“瑞像观音” 。这或许就是慧萼千里迢迢从供奉文殊菩萨的大本山五台山到南方后 ，又请来了

一座新的观音像当成白居易之化身供奉于普陀山之理由 。对此 ，日本室町中期五山名僧横川景山

在枟齐岳拈香枠一诗中有过比较详细的咏唱 。诗云 ：“手把香山擘面皮 ，俨然东海比丘尼 。梅岑小补

昆仑铁 ，扑落虚空笑展眉 。”
①横川景山之雅号“补庵”就是取自普陀山 ，他是五山普陀一门的开创

者 ，因此对普陀轶事了如指掌 。其诗第一联中“香山”指白居易 ，“东海比丘尼”则正与庐山文殊菩萨

来自东海一事吻合 ，意谓白居易之真身乃庐山之东海文殊菩萨 。此联一方面证明了前举枟政事要

略枠所收枟白居易传枠所谓“文殊师利菩萨为乐天”并非虚妄之说 ，同时也暗示了这篇枟白居易传枠确与

庐山有所关联 ② 。第二联上句“梅岑小补”指宁波普陀山 ，普陀山原名“梅岑山” ，其后因慧萼于此建

造观音庙才改称普陀洛迦山 。 “昆仑铁”本为名剑之名 ，此处用枟维摩经 ·菩萨行品枠“以智慧剑 ，破

烦恼贼”之“慈航慧剑”典故 ，又暗藏白居易枟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枠之“断痴

求慧剑 ，济苦得慈航”句意［７］２９６
，云东海文殊化身白居易最终落户普陀又成了观音之化身 。下句“扑

落虚空”则用马祖释枟楞严经枠卷六言菩萨“初于闻中 ，入流亡所”公案 ，直接化用的是“水潦承机彻祖

意 ，马驹一踏晓根源 。虚空扑落无闲地 ，却向沧溟驾铁船”一诗的诗语 ，意指白居易由庐山到普陀如

同祖师西来 ，同时还暗示其最终落户普陀乃至东渐日本与马祖一派不无关联 ，这与本文所考证的慧

萼具有马祖一派背景 ，将枟白氏文集枠和南宗禅一起首传日本之事正相符合 。

如果再将横川景山这首枟齐岳拈香枠诗与前面提到的林罗山诗并读 ，就不难知道林诗末句亦是

咏白居易化为文殊被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一事 。句中“率陀”用白居易枟答客说枠“我学空

门非学仙 ，恐君此说是虚传 。海山不是吾归处 ，归即应归兜率天 。 （注）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 ，故云”

诗典［７］８４０
，林罗山诗则多了一份调侃 ，戏言白居易没有去兜率天却被供奉在了人间普陀山 。

上举横川景山与林罗山之诗暗藏诸多佛典 ，又多一语双关 ，乍读虽难解其意 ，但细考其用典则

知确实是咏慧萼供白居易与普陀一事 。其实 ，关于此事 ，中国的文献也留下过一些线索 。譬如枟宝

庆四明志枠卷一一枟开元寺枠条就曾提到最先为不肯去观音院作文宣传的乃是韦绚 ，韦绚是刘禹锡的

弟子 ，又是元稹女婿 ，与白居易自然因缘极深 。其文称不肯去观音别号“瑞应观音” ，又正与庐山文

殊为“瑞像观音”相合 ，显然并非偶同 。

可惜的是韦绚所作全文已佚 ，其后诸文献所记又太简 ，且又迎合后人喜好渲染其中的神奇 ，以

致慧萼在普陀建造不肯去观音院之详细经纬及动机逐渐失传 。后文还要提到 ，慧萼最终又归化唐

朝 ，因此其人其事在日本佛教史中亦鲜有记载 。所幸在史籍之外的禅林之中尚有口传咏唱 。考后

世文集 ，除了林罗山之外 ，江户文人对慧萼事迹也多有提及 。如赖山阳之父赖春水（１７４６ — １８１６）在

枟寄题释豪潮所藏江大来画巨幅天台山图 ，肥后教授辛宪伯所托枠一诗中就写道 ：“君不见 ，贞观年间

僧慧萼 ，停船孤岛普陀落 ，铲削岩壑嵌佛陀 ，更起铜塔与珠阁 ！” ③日本观音庙尤其是广岛地区的观

音灵场直到今天还尊普陀为本山（供于普陀之慧萼大师像即日本观音灵场会所赠 ，大师像旁还

安奉了日本 ３３家观音庙的本尊观音） ，许多庙中都藏有枟普陀洛迦圣境界图枠 。 赖春水乃广岛藩

学之牛耳 ，且对日本外史及禅林掌故了如指掌 ，由于事关本藩众观音灵场之来历 ，因此其诗中所

１５第 ５期 陈 　翀 ：慧萼东传枟白氏文集枠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①

②

③

『補庵京华新集』所收 ，见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學新集』第 １ 卷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１９６３ 年版 ，第 ６８９ 页 。 又根据此诗

之自注可知 ，这首诗是横川景山为庆贺慈云寺开祖齐岳均公三十三回忌日所作 ，在庆典上 ，慈云寺的僧侣们新雕刻了一

座虚空菩萨像 ，将之奉为齐岳均公的化身 。 横川景山正是用白居易为文殊菩萨之典故 ，亦是歌颂此事 。

笔者曾推测这篇枟白居易传枠的撰写与江南地区僧侣有关联 。 参见拙作「『政事要略』所收 の 『白居易传』 を 読 み 解 — 白居

易 の 生卒年 · 家庭环境 · 成佛 な ど の 诸问题 を 中心 に 」 ，见白居易研究會编『白居易研究年報』第 １０ 集 ，（東京）勉誠出版

２００９年版 ，第 １９４ ２１３ 页 。

賴山陽编『春水遺稿』卷七 ，见『詩集日本漢詩』第 １０ 冊 ，（東京）汲古書院 １９８６年版 ，第 ５８ 页 。



云不可能是捏造 。此诗为我们解决慧萼建造普陀山之谜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 ：一是明确了普陀

山不肯去观音院是由慧萼亲手建造 ，且属于天台山的一部分 ；二是首次明确提到了不肯去观音

院成寺于日本贞观年间（８５９ — ８７６） ，这与成书于日本贞观九年即唐咸通八年（８６７）的枟安祥寺资

财帐枠中所留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塔一基 ，唐惠萼大法师所建” ①恰好吻合 ，由此可以确定不肯

去观音院大致建成于咸通八年前后 ，距大中十二年（８５８）慧萼初到普陀已有了近十年的光阴 。另

外 ，我们还可以从枟安祥寺资财帐枠的记录推知慧萼或因建普陀山而最终选择了依附唐朝 ，脱离了在

日本的宗门 ，也因此消失于日本史籍 。这或许就是即使是立下了东传枟白氏文集枠 、首传禅宗入东瀛

并开创普陀观音圣地之丰功伟绩的慧萼没有在日本历史上得到应有的评价 ，终被历史所遗忘的最

根本原因吧 ② 。

四 、被日本文人尊为佛典的枟白氏文集枠

白居易死后被尊为文殊菩萨 ，还不仅仅是文献 ，在现存文物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明证 。应幕府之

邀于弘安三年（１２８０）到日本弘法的南宋临济禅高僧无学祖元（１２２６ — １２８６）来日之际就随身携带了

一幅白乐天像 ，相传此为赵子昂亲笔所画 ，此画后来一直被供于祖元开创的圆觉寺 。此外 ，京都国

立博物馆藏有一张原属于教王护国寺（东寺）的山水屏风 ，此屏风本是东寺举行灌顶仪式时的重要

法具 ，屏风上所画的一位拈花菩萨在东寺就被代代传为白居易［９］２２６
。这两幅供于寺庙的白乐天图

就是当年白居易被奉为菩萨化身的最好实证 。

白居易本人成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枟白氏文集枠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一种不同于寻常别集的

庄严意义 。其实 ，让自己的文集成为一部佛教经典 ，作为自己来世转生时的见证 ，是晚年白居易的

一个虔诚祈愿 ，也是他屡次编撰枟文集枠的最大动机 。白居易将自己的文集奉纳于庐山东林寺 、洛阳

圣善寺及苏州南禅院三处 ，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个宏愿 。他在枟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枠中就写道 ：

“且有本愿 ，愿以今生世俗文字 ，放言绮语之因 ，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 ，转法轮之缘也 ！”
［７］１４８９过去认

为白居易将自己的文集寄存在寺庙 ，只是试图以此扩大自己的文名 。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显然

忽视了对一个关键词语 ——— “转法轮”的解读 。因为即使是再优秀的文集 ，在寺庙也只能被归为外

典 ，而绝不可能成为佛教最高经典之“转法轮” 。

白居易试图将文集升华为佛典的祈愿并不是一个镜花水月的奇想 。众所周知 ，通过庐山东林寺

僧侣的全面协助 ，他的文集在生前就已经在中国佛教的重镇庐山取得了与慧远文集对等的地位 。此

后 ，又通过东林寺僧侣的协助多次对文集进行了补编与转抄 ，最终将其分别奉纳于东林寺 、圣善寺和

南禅院三处 。李绅在枟看题文集石记因成四韵以美之枠一诗中就对圣善寺僧侣尊枟白氏文集枠为佛典一

事作过如下之咏唱 ：“寄玉莲花藏 ，缄珠贝叶扃 。院闲容客读 ，讲倦许僧听 。部列雕金榜 ，题存刻石铭 。

永添鸿宝集 ，莫杂小乘经 。”
［７］１４８０此诗收于枟白氏文集枠卷七〇枟圣善寺白氏文集记枠之后 。对于这首诗 ，

日本平安中晚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大江匡房（１０４１ — １１１１）在枟江谈抄枠中为弟子作了如下阐释 ：“云鸿宝

集者 ，乃大乘经也 。因兹文集古人视之为大乘经之次 ，小乘经之上也 。故橘孝亲常信之 ，不敢无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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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惠運「安祥寺資財帳」 ，见佛書刊行會编『大日本佛教全書 寺誌叢書』第四 ，（東京）佛書刊行會 １９３１年版 ，第 ６１页 。有关慧萼

至普陀山的时间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以枟佛祖统纪枠为代表的大中十二年（日本天安二年 ，８５８）说 ，一种是以枟重修普陀山

志枠为代表的后梁贞明二年（日本延喜十六年 ，９１６）说 。 前一种为慧萼初到普陀之时间 。 由枟佛祖统纪枠的记载可知他并没有

立即开始建造寺庙 ，后一种显然是误记 。因此 ，赖春水所提到的日本贞观年间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

不过 ，现在日本史学界也开始重新评价慧萼的功绩 ，其中以田中史生的一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 。 田中氏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成果主要有『越境 の 古代史―倭 と 日本 を め ぐ る ア ジ ア ン ネ ッ ト ワ ー ク 』 ，（東京）筑摩書房 ２００９ 年版 ；「円仁 と 慧萼 —

二人 の 入唐僧 が み た 転換期 の 東 ア ジ ア ―」 ，见鈴木靖民编『円仁 と そ の 時代』 ，（東京）高志書院 ２００９ 年版 。



不睹之也” ① 。橘孝亲（平安中期文人 ，生卒年不详 ，学馆院创立者右大臣橘氏公之后裔）即前文所提

到橘皇太后一门 ，他将枟白氏文集枠奉为凌驾于小乘经之上的佛典 ，亦可看出慧萼之所以在南禅院冒着

生命危险如此虔心地转抄枟白氏文集枠 ，是因为当时他就已经将其视为一部日后在日本弘扬禅法的重

要佛典了 。

从现存文献来看 ，还没有发现两宋时期有尊枟白氏文集枠为佛典的记载 。但在日本 ，诚如大江匡

房所言 ，这种看法已经成为了平安上层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潮 。这在当时集贵族子弟与佛门弟子精

英的劝学会每年的佛教修行活动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源为宪（ ？ — １０１１）枟三宝绘词枠下卷第十

四话枟比叡坂本劝学会枠云 ：

村上天皇御代之康保年初 ，大学北堂学生之中有志同道合者相聚云 ：“人事宛如白马过隙 ，我

辈就如窗中聚雪 、门外遁烟 。愿与僧侣结缘 ，往寺观一聚 。于春暮秋末之际选定吉日 ，勤讲经念

佛 ，今世他世永为朋友 ，文道佛法互相补益 。”于是始行其事 ，名其为“劝学会” 。十四日之夕 ，僧从

山上而下 ，俗乘月光往寺庙行 。道间相遇 ，齐声朗念居易所作“百千万劫菩提种 ，八十三年功德

林”（白居易枟赠僧五首 ·钵塔院如大师枠卷二七）之偈 。渐到寺前 ，僧又齐声同诵法华经“志求佛

道者 ，无量千万亿 ，咸以恭敬心 ，皆来至佛所”之偈语 。十五日之晨讲法华经 ，夕诵弥陀佛 。直至

翌日晓 ，终夜于寺中虔心颂佛崇法 ，诵居易于香山寺中所作之“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 、狂言绮语

之过 ，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 、转法轮之缘也”（白居易枟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枠卷七一）之偈 ，又

诵“此身何足恋 ，万劫烦恼根 。此身何足厌 ，一聚虚空尘” （白居易枟逍遥游枠卷一一）之诗 。僧则

回念法华经中“闻法欢喜赞 ，乃至发一言 。即为己供养 ，三世一切佛”之偈 ，又诵龙树菩萨十二礼

拜偈 。婆沙世界如能成佛事 ，僧妙唱偈颂 ，俗则高诵诗句 ，而心自振动 ，泪沾襟袖 。②

将白居易奉为文殊菩萨 ，将枟白氏文集枠尊为佛典 ，该传统直至日本镰仓时代还有传承 。如镰仓

时代以重建东大寺而闻名的学问僧宗性在抄写枟白氏文集要文抄枠时留下了如下之跋语 ③ ：

（１） 枟初入峡有感枠（卷一一） ：西园寺等八讲之时可为之 。

（２） 枟寄王质夫枠（卷一一） ：成恩院八讲之时可为之 。

（３） 枟哭诸故人因寄元八枠（卷一一） ：劝若少逝去人之唱导之时可用之 。

（４） 枟重到毓财宅有感枠（卷一三） ：去宝治 □年成恩院八讲之时园成法印为之 。

（５） 枟感故张仆射诸妓枠（卷一三） ：妻子弥宝及王位唯命终时不随身之文可释合之 。

（６） 枟德宗皇帝挽歌词四首枠（卷一八） ：私云十月坊城殿八讲之时可用之 。

（７） 枟后宫词枠（卷一九） ：私云后鸟羽院御八讲等之时可用之 。

（８） 枟寄刘苏州枠（卷五六） ：私云力殿事可思之 。

跋语所言的“八讲”指 “法华八讲” ，是日本皇宫中每年都要举行的最为重要的佛教盛事 。宗性

在重建东大寺经藏时抄写了许多枟要文抄枠 ，唯有枟白氏文集枠在今天看来是属于非佛经类的别集 。

从其所抄书籍种类和留在枟白氏文集要文抄枠中的跋语可以看出 ，宗性并不是将枟白氏文集枠当做一

部文人别集收入东寺经藏的 。在枟重到毓财宅有感枠诗后跋语中 ，宗性还写到在成恩院听法华八讲

时大和尚法印曾用过这首诗 ，由此亦可看出讲经用白居易诗文并不只是宗性的个人行为 。再联系

３５第 ５期 陈 　翀 ：慧萼东传枟白氏文集枠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①

②

③

参见黑川真道编『江談抄』卷五「文集中他人诗作入事」 ，（東京）国史研究會 １９１４年版 ，第 ４０３页 。 枟江谈抄枠一名枟水言抄枠 ，是

一本记录大江匡房教授学生时的语录书 ，一说为藤原实兼于 １１０４ — １１０８ 年间整理而成 。 引文中的“被命云”是指大江匡房

发言 。 另外 ，在日本的平安时期 ，“文集”就是专指慧萼本枟白氏文集枠 。 此处所引李绅诗与现存诸本枟白氏文集枠有较大的文

字异同 ，或是大江所见文集为现所不存的异本系统 ，亦有可能是大江只是凭记忆诵读了李绅诗之大意 。又 ，原文为古日语 。

东寺观智院旧藏『三宝繪詞』影印本 ，（東京）勉誠社 １９８５ 年版 。 按 ：原文为古日语 。

枟白氏文集要文抄枠分为两部 ，一部分为宗性于日本建长元年到四年（１２４９ — １２５２）之间抄写而成 ，现存于东大寺图书馆 ；

另一部分于文永十一年（１２７４）和建治二年（１２７６）间抄写而成 ，现被分藏于东大寺图书馆和正仓院的圣语藏中 。



到劝学会在修炼佛学之时诵读的白居易诗歌 ，我们可以断定 ，不仅集中的部分佛教偈颂 ，而且整帙

枟白氏文集枠都成为了一部重要的佛典 。如此一来 ，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现存的各种有关枟白氏文

集枠抄本的原本大都被奉纳寺庙之中 ，而且总是抄写精美 、文字准确 。这是因为和慧萼 、橘孝亲 、宗

性一样 ，传抄这些诗卷的文人僧侣总是抱着一种礼佛的虔诚之心来写下枟白氏文集枠中的一笔一画 。

过去我们在讨论枟白氏文集枠为何能在东亚得到如此广泛深入的传播时 ，总是简单地将其归结

为白居易诗文通俗易懂 ，显然这并非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盛行白居易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 ，

因为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绝不可能成为构建另一新文化的基石 。通过本文的考证 ，可以看出在这

部文集的诗文底流确实澎湃着一股能够撼动当时东亚知识阶层灵魂的哲学思想 ① 。笔者认为 ，这

才是枟白氏文集枠为何能超越文学领域 ，成为日本古典文化乃至东亚汉文化基石的最核心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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